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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這個被人們稱為「最溫暖的避

風港」的處所，提供了生育、教養、經

濟和保護照顧等重要功能，讓孩童從主

要照顧者處學會生活技能並讓其人格獲

得培育。遺憾的是，近年來在新聞媒

體、報章雜誌版面，不時爆出兒童虐待

的情事，其嚴重程度引發各界關注。然

而作者們注意到，「精神虐待」的問題

在探討各種兒童虐待的議題中較少獲得

正視，希望藉此文拋磚引玉，促成更多

人對精神虐待議題的探討。

如果說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那麼在兒童尚未成熟之前，就需要大人

們來確保兒童所處的環境具有安全保護

與提供適當教養學習的功能。《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明示，因兒童身心尚
未臻成熟，為使其人格充分發展，應受

法律保障不受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

害或凌辱、忽視或照顧不周、虐待或剝

削等。我國則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49條明訂禁止危害兒少身
心發展的多項行為，來保障兒童與少年

的健全發展。

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2018年統計資
料，民國98-107年兒童受虐人數已達十二
萬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然
而這些進入通報系統的受虐數據可能僅

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真實受虐兒童

人數應不僅這些數字。《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二條的定義：家庭暴力為在身

體、精神（psychological）或經濟層面
上，受到來自於關係上為家庭成員範圍

之人的傷害，其行為樣態包含騷擾、控

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但因

傳統上國人具有「別人的家務事不要過

問」的心態，使得發生於家人關係間的

暴力行為，包括伴侶、親子或是手足之

間的暴力相向，是不易被外人揭曉（戴

淑貞、張都新，2012）。這種具隱匿
性、未被通報的家內兒童虐待就成為黑

數，其數量可能比起真實的通報案件數

超過三倍到六倍之多  （蔡琮浩，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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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精神虐待和疏忽不似身體虐待般有

明顯傷痕，不易及時發現，多半僅能從

受虐者的回顧式自我報告中取得受虐資

訊，以致於判斷上遇到較多的困難

（Oshio & Umeda, 2016）。精神虐待所

造成的傷害屬於心理層面，也不易在短

時間內察覺其影響性，因此當發現因精

神虐待所產生的問題時，其所產生的影

響多半是不可逆的（王淑楨，2017）。

再者，精神虐待摻雜管教方式、家庭互

動關係等議題，更增添在評估和處置上

的複雜性，故成為兒童虐待四大類型中

最不容易被發現、但對身心卻會帶來長

遠後果的傷害樣式（周怡宏，2006）。

原本該是兒童心中安全堡壘的家

庭，因照顧者的疏忽與虐待，不再是心

中的安全之地，甚至可能會讓兒童的自

尊與自信之發展受挫、對他人和環境產

生不信任，進而產生諸多影響身心健康

的負面後果（Norman et al., 2012）。美國

的研究顯示受虐兒童所付出的醫療、社

會、司法等支出及成本損失，終其一生

累計花費將近七百萬元台幣，此數字遠

高於中風、糖尿病患者的支出；而因受

虐身亡的兒童所造成的國家生產力損

失，估計每人約為台幣四千萬元（楊芬

瑩，2016）。由此可見兒童虐待及其後

續影響不僅衝擊兒童及其後續的一生，

更將耗費許多家庭和社會成本，若不設

法終止對兒童的虐待，這些巨大的代價

都將由全體國人共同承擔（馮瑞鶯、王

榮德、呂宗學，2014）。

精神虐待是惡意的使用非物質的方

式，直接或間接的操縱及控制他人，以

維持權力不對等，包含言語攻擊和網絡

虐待，它可以單獨發生，或與其他虐待

方式並存（Fisher, 2019）。精神虐待是
針對他人或群體故意使用權力，包含對

他人使用暴力威脅，可能會損害身體、

心理、精神、道德或社會發展；此外，

施虐者經常造成身體虐待的威脅（Khan 
et al., 2014）。讓子女目擊父母之間的家
庭暴力行為，也可算是精神虐待的一種

（張萍譯，2018/2017）。
保護兒童身心健康為各個國家所關

注的重要議題，英國政府出版的《共同

保護兒童》（Wo r k i n g  To g e t h e r  t o 
Safeguard Children）指導手冊（DFE-
00195-2018）中指出，兒童可能會受到來
自於家庭內部及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忽

視、虐待或剝削；而這些威脅有不同種

的形式，包括性虐待（sexual abuse）、
身體虐待（physical abuse）、精神虐待
（emotional abuse）和疏忽（neglect）
等，這些均急需由和兒童工作的專業人

士發現並主動舉發，以免受虐的事實被

掩蓋。在我國亦將兒童虐待分為身體虐

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和疏忽等四大

類，在四種虐待類型中，身體虐待與性

虐待會有明顯的生理傷害，評估和判斷

標準較為明確，使社會大眾更有機會發

現和預防（丘彥南等人，2016）。
精神虐待的特徵則是施虐者透過對

受害者長期且持續、直接或隱晦不明的

惡意攻擊、操弄關係，來維護施虐者本

身的自尊，凸顯其高權力姿態，向外歸

因都是別人的問題，合理化自己的行

為，免其自我內心的痛苦（顧淑馨譯，

貳、�看不見的傷—兒虐中的精神
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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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03）。此外，施虐者也會佯裝成
受害者，讓真正的受害者上當，以增強

自己行為的正當性，這種虐待行為會對

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嚴重的後果（顧

淑馨譯，2015/2003），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的報告也指出，精神虐待往往比殘酷

的暴力更難以忍受（Khan et al., 2014）。
民國98-107年間通報系統中兒童虐待事件
統計，精神虐待比率約為10.34%，由於
此數字遠低於身體虐待事件數量的比率

（33.85%），因此容易讓人忽略精神虐
待會對兒童造成重大傷害的事實（衛生

福利部統計處，2018）。雖然精神虐待
常與其他類型虐待並存，但是較不易被

察覺，精神虐待的型態與方式也較複雜

多元，故其後作用力可能要經過數年之

後才會逐漸發酵（S p i n a z z o l a  e t  a l . , 
2014）。

兒童精神虐待的發生，常見的情境

是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並未提供子女適當

的發展和支持性環境，反而持續性地對

兒童進行情緒傷害行為，施虐者透過長

期的惡意施加或疏忽的方式，對兒童進

行關係隔離、否認孩子的價值及需要、

強迫做不道德的行為等，這些恐嚇、孤

立、漠視、排斥、墮落和剝削的言行，

均是常見於父母親對子女施行的六種精

神虐待形式 （陳郁婷，2012；Norman et 
al., 2012）。父母親藉由語言造成兒童心
理傷害、損害兒童的自我價值感，例

如：辱罵兒童是「廢物」、「垃圾」，

以輕蔑、比較性的言語不斷地羞辱兒童

的人格與自尊；說出「我真後悔生下

你」、「要是沒有你，我就不會結婚，

也不用這麼辛苦」、「你真是什麼都做

不好，乾脆去死好了」等否定孩子存在

的言詞，這些話語是許多人成長中的經

驗，卻沒有意識到這就是一種精神虐待

（張萍譯，2018/2017）。精神虐待與其
他兒童虐待形式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

具有強烈的社會禁忌，也不會產生身體

的傷口，是一種安靜的、內傷式的攻

擊，受虐者長期地浸淫在被否定的感受

中（顧淑馨譯，2015/2003；Spinazzola et 
al., 2014）。這過程就像是溫水煮青蛙般
地，漸漸地視這樣的對待為理所當然，

直至內心麻痺空洞，像是僅剩一副軀殼

地活著（顧淑馨譯，2015/2003）。另
外，有一些即使不是直接針對兒童所

說，但可能也會間接傷害到兒童心理的

言論，例如：聽到母親口出惡意中傷父

親的言詞（反之亦然），兒童不僅會因

為父親受到否定而感到悲傷，也會對親

子關係產生負面看法，並連帶覺得自己

也一併被否定，這些攻擊另一造家長或

是離間親子關係的言詞，常見於爭奪監

護權或是夫妻關係不佳的家庭中（沈瓊

桃，2017）。

我們可以從兒童的身心反應、認知

功能表現或是情緒行為的問題等，來觀

察兒童是否遭受虐待（丘彥南等人，

2016）。國外研究發現兒童期遭受虐待
或創傷的經驗容易影響成年期的健康狀

況，精神虐待的影響更是如此（楊芬

瑩，2016；Berzenski, Madden, & Yates, 
2019; Taillieu, Brownridge, Sareen, & Afifi, 
2016）。研究顯示，父母各種精神虐待
子女的行為，如威脅、毀謗子女，伴隨

其他施行的不同虐待形式，對於兒童的

心理健康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因此在

兒童時期的精神虐待可能會在其未來一

生中廣泛影響著，以各種精神障礙呈現

其後作用力（Berzensk i  e t  a l . ,  2019; 
Taillieu et al., 2016）。研究者整理以下四
個面向探討精神虐待對兒童的影響：

參、精神虐待對兒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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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罹患心理疾病之風險

受虐的兒童在外觀行為上易顯現退

縮、過度警覺、易受驚與感到恐慌，身

體呈現防衛姿勢、眼神露出不安與緊

張、甚至在遇到和施虐者相似的人時也

會 呈 現 上 述 反 應 （ 梁 培 勇 等 人 ，

2015）。兒童遭受精神虐待和日後出現
憂鬱症以及自殺風險的相關性上值得關

注，研究顯示遭受過精神虐待的個體發

生憂鬱症以及自殺行為的風險，比未受

虐待的個體高達3倍（N o r m a n e t  a l . , 
2012）。兒童經歷非人為創傷（如意外
事故、天災）之後的患病率，和受精神

虐待的兒童比較之下，反而相對較低

（van der Kolk, 2005）。

二、負向的自我概念

操弄式的精神虐待，例如：羞辱、

貶抑的言語及暗示，長久下來形成負面

制約或洗腦，會引起兒童嚴重的身心失

調，被虐待的兒童因此產生負面自我形

象、認為自己是不好的、不重要的，才

能從排斥自己的父母身上獲得認可（顧

淑馨譯，2015/2003）。施虐的父母常以
自己遭受痛苦作為操弄兒童的方式，讓

兒童合理化父母的行為，並把責任歸咎

到自己身上（顧淑馨譯，2015/2003）。
受虐兒童容易影響其自我概念，造成自

我效能低落及負面自我評價，認為自己

應該被懲罰，例如：認為自己好像真的

很笨才會常犯相同錯誤（宋宥賢，

2015）。

三、社會連結不佳

曾經遭遇精神虐待者後來在與人相

處時，可能會像刺蝟般過度吹噓、誇大

自我和攻擊別人以保護自己，也不易建

立對他人的信任感，或是不易察覺自己

和他人的情緒，甚至壓抑自己的情緒以

隔絕痛苦，這些狀況在在影響受虐兒童

的人際關係甚至未來的社會適應（宋宥

賢，2015），並和成年期對友誼關係不
滿的風險增加有關（Sheikh, 2018）。除
了長期暴露在暴力環境中，精神虐待也

是兒童犯罪的重要預測因素（馮瑞鶯、

王榮德、呂宗學，2014）。

四、認知功能受損

Teicher 和 Samson（2016）研究發現
遭 受 大 腦 顳 葉 中 的 「 顳 葉 顳 上 回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灰白質」
平均體積增加14.1%，代表受虐兒童在聽
他人說話或與他人溝通時，過大的壓力

與刺激讓大腦產生多餘負擔，導致其情

緒不穩、產生心因性聽力下降，並害怕

和別人接觸（張萍譯，2018/2017），連
帶影響認知功能，造成無法冷靜思考與

判斷（梁培勇等人，2015），也易形成
自動化負面思考的認知風格 （Yu & Fu, 
2016）。

其實兒童很早就能察覺父母對自己

的精神虐待，但是因為尚無法獨立，還

要依賴父母才得以生存，而無法為自己

發聲指明（顧淑馨譯，2015/2003）。受
到照顧者掌控的兒童久而久之會忽視自

己遭受的暴力，甚至合理化自己的艱難

處境，但受虐症候群的症狀會重複出現

在他們身上，或是轉而發洩到別人身上

形 成 惡 性 循 環 （ 顧 淑 馨 譯 ，

2015/2003）。雖然在精神疾病診斷準則
手冊第五版（DSM-5）中，不再以五軸
分類方式進行診斷，但是兒童虐待及疏

於照顧的問題仍被歸類於「可能是臨床

關注焦點的其他情況」（Other Conditions 
That May Be a Focus of Clinical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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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節中，藉以提醒臨床實務工作者，

不要忘記會造成兒童重大心理傷害的可

能情況（台灣精神醫學會，2014）。

我國社會近幾年來暴力事件頻傳，

目前國內談論暴力時多以家庭暴力為探

討範圍，但事實上暴力於社會中從不會

只以家庭為單位出現，只要有人類生活

足跡到達之處、兩造間有關係權力拉扯

之議題，皆有可能產生暴力（楊士隆，

2015）。根據衛生福利部2019年1至6月
統計，我國兒少保護及福利服務通報案

件中，因精神不當對待之通報案件共有

2423件；而在兒童少年保護—受虐類型
的統計中，精神虐待共有134件，疏忽共
有442件。

兒童福利聯盟2019年《台灣兒少遭
受家長言語暴力經驗調查報告》中指

出，約三分之一（32.5%）的兒少曾被家
長用言語暴力方式管教，其中有82.8%之
兒少因此出現負向反應。在兒童福利聯

盟的該份研究中，使用精神科和心理專

業人士常用來評估民眾心理健康／情緒

困擾的簡式健康量表（BSRS-5），來檢
視家長言語暴力對兒少心理健康的影響

（兒福聯盟，2019）。研究結果發現曾
受家長言語暴力之兒少其量表分數高達

7.3，其中曾被家長言語暴力兒少，有
中、重度情緒困擾比例，女性為39.9%，
男性為23.5%（兒福聯盟，2019）。

不論是看不見傷勢的心理暴力—精

神虐待，或是看得見創傷印記的肢體暴

力—傷害、重傷害、殺人等暴力行為，

造成悲劇的不僅是施暴者個人因素，社

會大眾對於兒少受虐的漠視更可能是背

後的推手。社會大眾對於精神虐待的不

自覺，讓兒少精神虐待在我們的文化中

代代傳承。著眼於眼所不能見的傷害有

時遠比有形的傷害影響更為深遠，以下

是研究者的呼籲，期盼能從三個方向著

手，徹底杜絕對兒童的精神虐待。

一、�「成為加害人，你我皆可
能」—提升人人皆可能是潛在
加害者的覺知

根據衛生福利部兒童少年保護—施

虐者身分別統計分析資料（2019）顯
示，施虐者除父母及養父母外，亦包含

手足、祖父母、其他親屬、同居人、教

師、同學、保母等，顯見施虐者並非只

有主要照顧者，兒少成長生活圈的各種

角色，都有機會成為潛在加害者。

在我國傳統文化下，常見做父母的

將兒少視為自身財產或附屬品，而非尊

重子女為具有獨立性的完整個體，傳統

的打罵教育與精神虐待的形式可能是多

數人成長中的經驗。雖然目前的研究結

果對於受虐者是否會轉變成為施虐者，

論點仍舊莫衷一是（Bart le t t,  Kotake, 
Fauth, & Easterbrooks, 2017），但每一位
成年人都需檢視自身的成長經驗，是否

將自身的受虐經驗視為理所當然，因而

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複製了自

身的受虐，以同樣管教的方式在子女身

上，成為了施虐者。唯有從我們這一代

有意識地開始改變以打罵或羞辱子女的

管教方式，當曾經的受虐者在成年後若

能覺察自身對於使用暴力看法，暴力的

代間傳遞循環才有可能被有效截斷，不

再複製暴力到下一代。

二、�「親職非天賦，終身要學
習」—促進親職教育終身學習
概念與情緒管理

衛生福利部2019年1至6月的統計資

肆、�杜絕兒童精神虐待，從現在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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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中，我國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案件施

虐者本身因素分析數據，排名第一為習

於體罰或不當管教，總案件量為1657
案，排名第二為負向情緒行為特質，總

案件量為904案，排名第三為缺乏親職教
育知識，總案件量為775案；其中施虐者
身分別統計資料顯示，排名第一的為父

母及養父母，總案件量為2338件。從上
述數據可以得知，兒童虐待預防除提早

發現、提早介入外，更重要的是適時提

升家長與照養人員的親職知能。

現今家長們在忙碌的生活步調中亦

承受著龐大的身心壓力，每個成年人都

要面對自己有限的事實，在壓力龐大、

疲乏困頓的時候，要能主動尋求他人的

協助，以學習有效能的親職技巧來照顧

子女，以終身學習的態度面對親職角色

在生命週期中的變化，以因應複雜多變

的社會（鄔佩麗，2009；Vlahovicova, 
Melendez-Torres, Leijten, Knerr, & Gardner, 
2017），期盼藉由推廣親職教育的理
念，全面提升家長們的親職教育知能，

降低在精神上施虐於子女的問題。

此外，除了學習親職技巧，更為挑

戰的反而是在養育子女過程中的情緒控

管議題。照顧者是否能夠適時覺察自身

於照養過程中的情緒變化，進而主動尋

求專業協助，使自身於育兒過程中的壓

力能夠獲得緩解？在養育子女的過程

中，父母親需面臨許多挑戰，學習如何

面對因教養議題所產生的情緒，使親子

關係能正向發展成長，而非讓情緒左右

自身行為致使發生遺憾（鄔佩麗，

2009）。故從更根本的國家心理衛生政
策上施力，促進國人對於身心健全的重

視，提升為人父母者對個人身心狀態與

管教子女言行上的警覺，亦可避免精神

暴力在家庭生活中的產生。

三、�「大眾要教育，提高辨識
率」—落實社會大眾的教育，
提升辨識受虐風險性

終止兒童虐待不僅只在事件發生時

才介入，更需提升對兒童的保護意識，

唯有每個人都成為兒童身心保護安全網

的一環，增強兒童虐待預警及早期介入

機制，才能讓兒童虐待日漸終止（張秀

鴛、辜煜偉，2016）。從三級預防的初
級預防觀點來看，要預防精神虐待的發

生，除落實一般民眾對精神虐待型態的

了解外，亦須教育兒童辨識精神虐待可

能展現的行為，使其有所警覺並提供求

助管道。

在精神虐待的預防上，除積極建構

社會安全網絡外，教育與托育機構更應

落實責任通報，使兒童能於第一時間獲

得協助介入，因精神虐待發現不易，當

兒童出現異常反應時早已是遭受一段時

間的虐待了，因此及早辨識、趁早阻

斷、立即通報就顯得相當重要。

從前述資料可明確得知：不論是身

體上或是精神上的虐待，對於兒童的身

心健康發展都會造成危害，並留下深遠

的影響，危害甚至貫穿終生。當兒童正

處於生理與心理需要周圍的成人關注和

照顧之際，需求不僅未被滿足，反而受

到各種型態的傷害，在這樣狀態下成長

的兒童如何擁有正常的身心狀態、其人

格是否能健全發展、未來是否會複製來

自原生家庭的傷害到下一代身上？倘若

沒有適當的處遇介入，於童年期形成的

問題可能持續在下一代重演，導致對後

代的精神虐待行為（Riggs, 2010）。長此
以往，整體社會的安定也就受到破壞，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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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正視兒童精神虐待的問題被視為應是

全球性關注的重要議題。

但如同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所遇

到的困境，兒童精神虐待雖能列舉出相

關的虐待型態，仍舊不易評估和判斷，

傳統的家庭教養模式如未加以覺察，也

無法及時介入處遇。原因出自於精神虐

待的隱性特質，比起明顯的身體虐待或

性虐待的形式，精神虐待更不易被察

覺。更甚者，因各個國家有不同的家庭

教育形式、文化觀點、風俗習性，讓缺

乏具體傷痕的精神虐待更易被忽略，其

危害性也被低估。

不論是對於何種暴力的預防，均有

賴社會中的每個成員的參與才能達成，

所以除了專業人員應提升敏感度與提供

協助的知能外，透過多元的文宣傳媒，

讓一般社會大眾也進一步了解精神虐待

的內涵、以及兒童於受虐過程中可能產

生的身心問題徵兆，共同擔任終止兒虐

悲劇的守門人，以杜絕戕害下一代心靈

的問題持續發生。兒童是各個國家、不

同世代之生命延續和文化傳承的希望，

因此是極需被看重的資產，本應受到保

護和照顧的弱小兒童受到傷害時，不僅

是政府或相關單位須關注和介入的議

題，更是身為社會群體中的我們要共同

擔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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